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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以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为雏形，那么，中国现

代民族歌剧艺术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前辈拓荒者们一代一

代地用自己的智慧、才华和热忱，开辟出了鲜花与荆棘交互

而生的道路，令人在繁华与落寞的交替之中思辨——

“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萨塞语）。中国民族歌剧拿什

么去培育自己的忠实观众？有观众，还得“忠实”，只能依靠

民族歌剧自身的魅力。

那么，歌剧的魅力从何而来？

有人说，当然是音乐，因为歌剧是唱的艺术。君不见，一

首《北风吹》跨越70多年，倾倒了几代中国观众，其旋律之亲

切，在于河北民歌《小白菜》与《青阳传》的融通，其曲调之流

畅在于“前三句结束音改为上行，3/4拍”，使喜悦之情跃然于

音符之上；一首《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曲调明朗、愉快、舒

展，至今唱起来还令人心清气爽；一首《数九寒天下大雪》热

情、明快、有力，犹如寒冬中喷涌奔流的热泉；一首《洪湖水，

浪打浪》以那宽阔而荡然的节奏、悠扬而绮丽的曲调，回旋在

观众心中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一首《红梅赞》把刚健与优美、

坚定与潇洒、现代与民间融汇得如此天衣无缝；一首《什么结

子高又高》以轮回往复的民谣对答，无处不洋溢着劳动者的

机趣、智慧，无处不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还有，歌剧《伤

逝》中子君的独唱《一抹夕阳》、《原野》中的二重唱《大麦呀，

穗穗长》、《苍原》中娜仁高娃的独唱《情歌》等等。

世界著名歌剧更是如此，《费加罗的婚礼》中凯鲁比诺的

《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唐璜》中唐璜的《打开你的窗，

亲爱的》、《自由射手》中的合唱《胜利》、《伊凡·苏萨宁》中的

合唱《光荣颂》等等，数不胜数，犹如珍宝馆，灿灿灼目。

果然，歌剧只是唱的艺术？

然而，德国伟大的作曲家瓦格纳却认为这是歌剧史上的

一个严重错误，尽管歌剧创作者和欣赏者首要关注的是音

乐，但是，音乐是歌剧艺术中的手段，戏剧才是真正的目

的（见《西洋歌剧简史和名作》）。

然而，又一个“然而”，在某些创作者和欣赏者中，知道瓦

格纳在《歌剧与戏剧》中的这一论辩是一回事，创作实践和欣

赏实践又是另一回事。有人甚至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歌剧演

员就是会唱，不喜欢也不会戏剧表演，所以，剧本中的戏剧性

行动最好少出现，甚至不出现。无疑，隐含着的就是对歌剧的

戏剧性的轻视。不能不说，这种情况并非鲜见。

那么，如何理解歌剧是用音乐的手段（演唱与演奏）来实

现戏剧的目的？所谓戏剧的目的，就是人，“戏剧以人自身为

目的”（谭霈生语），塑造剧中人物的艺术形象，使之在戏剧

性的歌唱与表演中栩栩如生，活在观众的心灵里。“戏剧的

兴趣应当集中在主要人物身上，戏剧的基本思想是在这个

主要人物的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别林斯基语）。“在戏剧艺

术中，人的动机应该具有感性的丰富性，应该折射出灵魂最

深沉、最多样化的运动”（谭霈生语）。歌剧创作思维的要义

或许就是这样的，用音乐的方式（歌唱与演奏）去刻画人物

的命运变化，去体悟并表现出人物“灵魂最深沉、最多样化

的运动”。而人物命运的变化，灵魂深处的多样化运动恰恰

就是最先出现的一部正待创作的歌剧的戏剧故事。

歌剧《白毛女》是中国民族歌剧真正成熟的标志，开辟了

民族歌剧崭新篇章。其中，叹为经典的唱段，从《北风吹》《卖

豆腐赚下了几个钱》（父女对唱，又称《红头绳》）到《天哪，刀

杀我，斧砍我》《恨是高山仇是海》，再到《我是人》，精彩地生

动地刻画了主人公喜儿从一个单纯、活泼、向往幸福的农村

少女，到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奴隶，一个被推入苦难深渊、不

见天日的“鬼”，再到获得解放的人的命运演变。这些歌唱乐

曲在揭示喜儿命运巨大的戏剧性变化的同时，无处不在的是

这个人物“灵魂最深沉、最多样化的运动”。这是歌剧《白毛

女》不同于一般的“唱的艺术”的根本所在，是感动人，震撼人

的主要缘由。

歌剧的唱是从戏剧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出发的，又是为了

表现戏剧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为归宿的。

显然，瓦格纳的论辩“音乐是歌剧艺术中的手段，戏剧

才是真正的目的”，在《白毛女》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证实。

嗣后成功的民族歌剧，譬如《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刘

三姐》《江姐》《原野》《苍原》……都是这个论辩的坚实例证。

在中国歌剧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歌剧《白毛女》

的创作契机：“白毛女故事经多渠道传入‘鲁艺’后，引起师生

们的浓厚兴趣，全院上下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歌剧题材，周

扬力主写成一出民族新歌剧……”（见《中国歌剧史·上》）也

就是说，白毛仙姑的传说从1940年就有了，只有到了1944

年后，鲁艺的师生们用歌剧的思维去检视，一触即发，确认这

是“很好的歌剧题材”。

这个“很好的歌剧题材”，就是一个可供创作成歌剧的戏

剧故事。也就是说，这就是歌剧《白毛女》创作的开端，是这部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族歌剧作品横空出世的一个支点。

遍观中外歌剧史，成功的歌剧创作都是从歌剧故事的确

立开始的。除了像《白毛女》这样，直接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并

确立戏剧故事外，还有不少是从文学名著和民间文学中挖掘

出歌剧故事来，譬如《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刘三姐》

《望夫云》《阿诗玛》……直至《江姐》《伤逝》

《原野》。正如莫扎特与诗人达·蓬特（脚本

编剧）合作把博马舍的剧作《费加罗的婚

礼》改编成同名歌剧，格林卡从普希金的剧

作《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获取歌剧故事，里

姆斯基-科萨科夫在普希金的诗作《金鸡》

找到歌剧素材，穆索尔斯基则从普希金的

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和《俄国宫廷史》

中构思了歌剧故事，成功地创作了四幕歌

剧《鲍里斯·戈都诺夫》。

重述这些歌剧常识，就是为了回答开

篇提出的问题——中国民族歌剧足以赢得

观众的魅力从何而来。

如果承认歌剧首先是戏剧，如果承认

瓦格纳的这一尖锐、正确的论辩是实事求

是的话，那么，一个用歌剧思维提炼出来的

戏剧故事（或称戏剧文学故事）就是歌剧艺

术创作的支点。

那么，魅力也就是从这个歌剧思维提

炼出来的戏剧故事开始发生的。认真学习

民族歌剧成功剧作的戏剧故事，我们不能不为之喟叹的是，

那些以为歌剧仅仅是唱的艺术（分角色唱歌），以为戏剧文学

仅仅是音乐的一块衬布，随便把一个什么故事梗概拿来就按

照想象中的女高音、男高音来谱曲的做法，实在就是“盲人骑

瞎马，夜半临深池”。更有甚者，如果对此提出异议，对方马上

就抛过一顶帽子：你那是话剧加唱！这几乎是轻漫歌剧戏剧

性的通用盾牌。为此，我们不妨探求一下，那个作为歌剧艺术

创作支点的，用歌剧思维提炼出来的戏剧故事至少应该具备

怎样的基本特征？

第一，单纯而有意味
譬如，一个佃户的女儿（喜儿）仅仅因为少东家黄世仁的

色欲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己的人格与生存的权利。她虽然

逃出黄家的魔掌，却逃不出凄惨的命运。是抗日民主根据地

的军民把她解救出来，使她重见天日。如此单纯的故事里，其

深深的意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

会把“鬼”变成人。

单纯不是单薄，是一滴醇酒给人的丰富感受，是一幅画

面给人的无尽想象，是一声清音给人的天外遐思——这些言

说不尽的意会只能用音乐去表现。

第二，激变而有深蕴
譬如，把鲁迅的名篇《伤逝》变成同名歌剧故事的关键是

一个新颖独特的构建：把全剧分为春夏秋冬，贯穿全剧的整

体动作是爱情的萌生、发展、逆转、消失。

冬的激变无不预伏在前三个季节篇章

里，而激变之后，令人往返回味前三个季

节所表述的爱的柔弱，爱的孤独，爱的攀

附，以及爱的花瓣在冷峻涡旋中的飘零，

其深蕴无尽。

不管我们是不是认可亚却用“激

变（危机）”来概括戏剧的本质，激变的确

使戏剧艺术具有诱人的魅力。因为生活

历经种种内外因积累之后，总是会发生

激变的，激变中更加显示人物命运和性

格的独特光彩，显示生活莫名的含蕴。而

这用更直接，更单纯，也更具概括性的歌

剧音乐去表现，才真叫妙不可言。

第三，真实而有诗意
譬如，1963年重庆版的《江姐》，干

脆就请了一位诗人来当编剧，“这种引诗

入戏，把歌剧当做颂歌来写的手法是这

次改编的主要特点”（见《中国歌剧史·

上》）。而1964年空政版的《江姐》一首主

题歌《红梅赞》跨越了时间的河流，至今

仍然脍炙人口的根本原因，不仅是这首

歌写得好，唱得好，更是因为这首歌把整

个歌剧故事中的浓郁的诗意与深刻的哲

理高度形象地概括出来了。而这种浓郁

的诗意与深刻的哲理是在江竹筠与沈养

斋、与甫志高的戏剧冲突中升华出来的。

贺敬之说，“诗、音乐、戏剧”是歌剧

的“三大要素”，“使之（歌剧——笔者注）

成为诗的东西……它避免生活的完全自

然形态的处理，避免散文化。”当提供创作的歌剧故事具有盎

然的诗意的时候，作曲家才能像雄鹰一样，让自己敏锐的目

光里闪动着灵感的光泽，让浑身涌动着猎取成功的热情，让

双翅拍动着穿云破雾……

一句话，所谓用歌剧思维提炼出来的戏剧故事就是饱含

音乐元素的富矿，就是隐藏在故事里的充溢着各种情感的心

灵在呼唤，就是使用音乐这种人类万能语言表现命运与情感

的强烈渴望。当然，仅仅有一个诱人的歌剧故事远不是创作

成功的全部，然而，没有这样一个诱人的歌剧故事，成功的彼

岸只能在梦里相望。

为了让歌剧作曲家们腾飞起来，给他们这样一个美妙的

支点吧。

歌剧创作的支点歌剧创作的支点
————中国民族歌剧学习笔记中国民族歌剧学习笔记 □□欧阳逸冰欧阳逸冰

关注民族歌剧

“爷爷，爷爷，你在哪里？你是不是在路

上迷了路？你是不是因为太累晕倒了？有没

有好心的人扶起你？”这揪心的呼唤，让全

场近千名小观众无不为之紧张，为之动容。

这是日前在南京上演的儿童剧《田梦儿》的

现场一幕。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

文明办编创，江苏省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促

进会、南通市通州区“童声里的中国”少儿

艺术创研活动基地承制的原创音乐儿童剧

《田梦儿》，以江苏美德少年为原型，讲述了

农村女孩田梦儿跟着爷爷进城求学的故

事，展现了城乡孩子从理解到融合的纯真

情感。该剧由薛梅编剧、胡一飞执导、常州

市金坛华罗庚艺术团演出，截至目前，已上

演500余场，观演人数达50万，深受广大青

少年、老师和家长的欢迎和喜爱。3月 31

日，一场形式独特的该剧分享会在南京举

行。分享会上，该剧主创、业内专家、观众代

表共同分享了《田梦儿》的打造历程、艺术

特色、幕后故事等。

该剧制作人张锋从事少儿文化事业已

经10多年，谈及《田梦儿》的创排动因，他表

示，一是有感于儿童对儿童剧的渴求，“孩

子们的成长中，不仅喜欢童谣、童诗、童歌，

还喜欢儿童剧、儿童电影、儿童文学。一首

好歌、一本好书、一部好剧对孩子的影响是

深刻、久远的。”二是来自生活的启示，2011

年，江苏启动了首届“百名美德少年”评选

表彰活动，连续两届评选表彰后，江苏作家

编写了美德少年的故事。这些美德少年都

是孩子身边的榜样，故事很感人。我们希望

将这些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用孩子喜欢的

儿童剧形式呈现出来，用道德

之美和艺术之光感染孩子们。

带着这些故事，他找到了长期

从事现实题材儿童剧创作的编

剧薛梅。“田梦儿的故事是我从

200个故事中寻找到的。”薛梅

说，“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可以

写、应该写的成长故事。舞台上

不能全是童话，编剧应该敢于

直面儿童成长的困惑。《田梦

儿》中的人物来自现实生活，她

的真实首先感动了我，她的感

恩、善良和坚强贴近孩子们的

生活。我有责任把她写出来同

更多的观众分享”。

《田梦儿》中除了爷爷外，没有一个成

年人，是典型的用孩子们自己的视角与感

受讲述成长经历的作品。全剧没有直白的

说教，讲述的也不是大道理，它将梦想和纯

真贯穿始终，用质朴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和

流畅的叙事，传递真善美，构成了一首首生

动有趣的儿童诗、一幅幅天真烂漫的儿童

画。《田梦儿》艺术总监、江苏省文联副主席

李朝润认为，作为“收养遗孤”、“耕读传家”

这一似乎常见的题材，该剧没有囿于传统

的表达方式，而是在农民进城、岁月变迁的

时代大背景下，注重儿童新的心理描写，发

掘人物新的精神内涵，让每个角色都符合

当下的审美，让每个言行都具有现代的气

息，让每个爱心所洋溢和散发的真情，都交

织成生活美好的梦境。中国儿童戏剧研究

会名誉会长李若君认为，在文艺作品一味

追求娱乐化的今天，儿童剧应该保有自己

的一块净土，应该多创作像《田梦儿》这样

用真情呼唤真善美的作品。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

主任杨志纯认为，《田梦儿》将美德少年感

人事迹和可贵品质融入其中，用榜样的力

量点燃未成年人对真善美的向往，不但引

起了孩子的共鸣和感动，也给成人带来了

回味和思考。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非现实

题材的儿童剧，都应具有“启迪思想、温润

心灵、陶冶人生”的功能，都应把正确价值

观、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道德规范、传统美

德等有机融入其中，用艺术滋养青少年的

精神家园，让孩子们在艺术审美中怡情养

志、涵育文明。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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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滚动资助项

目动员会4月14日在北京召开。国家艺

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蔡武出席动员会并

讲话。

蔡武强调，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

目是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管理的新拓展，滚

动资助项目通过对一般资助项目的优中

选优，支持其进行再修改、再提升、再传

播，符合艺术规律，有利于助推艺术精品

的产生，是深化资助项目成果运用的新尝

试。他表示，做好滚动资助项目的实施工

作，一要坚持正确文艺方向，把追求真善

美作为文艺创作的永恒价值，把实现中国

梦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二要牢固树立

为民情怀，从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挖掘

素材，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提炼主

题，从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中汲取灵感；

三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

程，特别要适应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迅猛

发展的趋势，创新文艺创作手段、拓展文

艺创作空间、培育新的艺术形态；四要不

断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调动市场力量增加有效供给，营造有

利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和市

场环境。

动员会上，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

任韩子勇与获得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滚动

资助项目的单位法人共同签署《国家艺术

基金滚动资助项目协议书》，向获得滚动

资助的项目实施单位和青年艺术家颁发

了立项证书。

据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王

勇介绍，从下个月开始，管理中心将组织

专家对大型舞台剧和作品逐个“体检”和

“会诊”，指导项目进行加工修改提高。对

小型剧（节）目滚动资助项目将组织巡

演。对青年艺术创作人才和艺术人才培

养美术类滚动资助作品，将组织出版、展

览。对青年艺术创作人才编剧类滚动资

助剧本，将协调刊发并面向社会公开推

荐，组织召开剧本推荐会，搭建剧本推荐

平台，促进青年编剧成长，同时缓解各文

艺院团“剧本荒”的窘境，形成舞台艺术创

作的良性循环。

（徐 健）

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滚动资助项目动员会召开

由田少波导演、关仁山编剧，唐山市恒河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海宁晶美影业股份有限公司、皇氏御嘉影视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翰威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都市情感轻喜
剧《御姐归来》，将于4月23日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晚间黄金
档开播。该剧由安以轩、朱一龙主演，讲述了千金小姐艾米
尔为追求理想，悖逆父亲的意愿而流落街头，最终不仅成为
顶级设计师，还和同样不愿继承家业的“心理咨询师”何开心
喜结良缘的故事。剧中，安以轩身份百变，从豪门名媛、落跑
准新娘，到霸气女总裁、天才设计师，上演了一场“我的未来
我做主”的御姐成长记。田少波表示，早在选角之初就认定
了安以轩，她在外形气质上与艾米尔非常契合，外表甜美可
人，内在坚强有主见，调皮可爱又有创造力。 （央 文）

《伤逝》

《
原
野
》

4月14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与新丽

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电视

剧《剃刀边缘》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

专家学者在对谍战剧创作进行了梳理的

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该剧在人物设置、叙

事策略、文化地域空间打造等方面的创新

之处，以及对同类题材影视创作提供的借

鉴意义。

与会专家认为，近年来一大批谍战剧

集中涌现，谍战题材近乎走向极致，鲜有突

破，而《剃刀边缘》的出现为此类题材电视

剧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人物设置方面，

传统谍战剧往往聚焦于不断斡旋、斗智斗

勇的敌我双方，而该剧所聚焦的人物许从

良却是一个伪满洲警察的身份，这一身份

横亘于关东军和共产党游击队之间，与此

同时，剧作赋予其复杂的人性，人物更加真

实可信；在叙事策略方面，该剧采用“革

命+爱情”的叙事模式，许从良追求关海

丹，二人从伴侣到革命战友的转变过程，也

正是许从良逐步确立信仰与理想的过程，

该剧借助此种叙事模式，巧妙完成了主旨

的升华；在文化地域空间打造方面，该剧突

出了哈尔滨的文化地域特征，例如剧中具

有俄罗斯建筑风格的警察厅、马迭尔餐厅、

东正教堂等，然而这一特色正是由于清政

府无能，导致1900年7月俄国大举抢占东

北所造成的，剧中文化地域空间不只是故

事的发生场所，更进一步影响了观众心理

定势的形成。有专家对当下谍战剧技术手

段悬疑的削弱，对《剃刀边缘》服装、化妆、

道具的过度时尚化提出了意见。

（许 莹）

专家研讨电视剧《剃刀边缘》

为谍战题材电视剧注入了新鲜血液

歌剧的唱是从戏剧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出发的，又是为了表现戏剧人物的性
格与命运为归宿的


